
“监狱民警的工作之一就是

‘管教’， 既要管， 也要教。 我读书

的时候有次考试作弊， 老师没有当

面揭穿而是事后教育， 这件事对我

触动很大。 每个人都会犯错， 如何

用正确的方法让一个人知错就改非

常重要。” 这也是严观愿多年来坚

持用艺术影响人的初衷之一。

2006年， 严观愿当选为上海市

首届“平安英雄”，还获得了全国司

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称号。“平安英

雄”颁奖现场，小烈走上舞台为严观

愿献花。 同一年，“大地工作室”成

立， 这是上海监狱系统第一个以艺

术途径服务于教育改造工作的工作

室， 也是全国监狱系统第一个以警

官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尽管成了“名人”， 可严观愿

还是一样兢兢业业地教服刑人员画

画， 一笔一画， 一丝不苟。 而他自

己也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多幅

作品多次入选上海美术大展、 上海

小幅油画展， 还出版过美术作品专

辑。

作为一名基层监狱民警， 严观

愿干了近 20 年， 有同事曾经“调

侃” 他说： “要是严大地潜心作画

潜心研究， 他早就是上海的知名油

画家了； 他要是自己开个画廊， 早

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严观愿也不是没有机会调离岗

位， 为什么那么多年都在一线工

作， 他自己也说不清。 或许是服刑

人员对新生渴求的眼神在他心里挥

之不去， 或许是那身制服带来的责

任感， 或许是打从心眼里希望社会

更多一些美好……

要想学画， 先要学会做人。 这

是严观愿在教画时经常强调的一句

话。 在他的言传身教中， 很多服刑

人员重新确立了人生的新目标， 他

们走出大墙后都有着稳定的生活。

有人曾想感谢他， 严观愿却告诉他

们， 于江湖之中， 各自安好， 便是

最好的慰藉。

对于往昔的荣誉， 严观愿看得

很淡， “我不是什么英雄， 我只是

曾经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 年复一

年、 日复一日， 做着一些很平凡很

细致的工作。” 他也希望艺术矫治

的接力棒能够继续传承， 有更多人

能从艺术学习中受益。

最好的慰藉是

各自安好

采访严观愿的地点就在他的家中， 曾有去过

严观愿家中的监狱民警用“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

帘青。 可以调素琴， 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 无

案牍之劳形” 形容去他家的第一感受， 的确很贴

切。

严观愿的家中古色古香， 尤其是他的“工作

室”，一张雕刻着精美图案的花梨木桌上铺着待挥

毫泼墨的宣纸，地上铺着几幅已经完成的水墨画，

一旁还有完成不久尚未装裱的油画。显然，退休后

的严观愿有更多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艺术创作。

笑意盈盈的严观愿热情地招待来访者， 熟练

地为大家沏茶， 仿佛一位茶道大师。 在采访中，

有其他客人陆续到来， 他们都是严观愿的学生，

来这里与老师交流学习绘画技艺已是家常便饭。

严观愿介绍， 这些学生来自各行各业， 是对艺术

的热爱和追求将他们聚到了一起。

茶香四溢、 墨宝环绕， 在这样充满传统文化

艺术气息的环境里， 笔者有些恍惚， 仿佛是来学

习绘画的。 不过， 墙上一幅“法中情” 的题词让

一切回归“正题”。

“您叫严观愿， 为什么在资料里， 当时成立

的以您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叫‘大地工作室’ 呢？”

话题由这个疑问开启。

“严观愿、 严大地都是我的名字， 观愿这个

名字是我母亲取的， 大地这个名字我常用在艺术

作品上， 所以可能‘严大地’ 更让人熟悉。” 随

着严观愿的讲述， 一幅有关绘画、 艺术矫治的长

卷慢慢展开……

严观愿出生于 1958 年， 他的父亲曾在白茅

岭农场任职。 严观愿跟着父亲在白茅岭生活过一

段时间， 耳闻目濡， 对监狱民警的工作也有了一

定的了解。

年少时的严观愿对文学、艺术非常感兴趣，尤

其喜欢画画， 在农场时就曾跟着有艺术特长的长

者学过画画。 1984 年，严观愿如愿考进上海师范

大学美术系，开始系统专业地学习绘画技术。

毕业后， 严观愿“子承父业”， 回到白茅岭

农场工作。 不过， 他从没有停止对绘画艺术的追

求， 凭着出色的绘画艺术作品表现， 先后成为上

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当时在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严观愿完全有机会

成为一位名利双收的“艺术家”， 可是他没有这

么做。 1995 年， 严观愿选择到提篮桥监狱工作。

这让许多人意外。 是怎样的缘分让严观愿放弃社

会上的优厚待遇， 以一位监狱民警的身份教授服

刑人员绘画艺术？

根据介绍， 20 世纪 80 年代， 提篮桥监狱首

次尝试将艺术教育引入大墙， 除了声名在外的

“新岸艺术团”， 提篮桥监狱还开设了“习美小

组”。 “习” 为练习， “美” 是美术、 美化， 意

在推行“艺术矫治服刑人员” 这一新的改造方

法。 虽然服刑人员能够通过“习美小组” 学习书

法、 绘画、 工艺美术等技艺， 一定程度上接受了

美育熏陶， 但是苦于没有专业的艺术指导， “习

美小组” 只能停留在休闲、 娱乐的兴趣层面。

“人的生命有限，但能量无限。 我觉得一个人

要有价值观，责任感。 ”年轻时的严观愿有着比现

在更强的责任感，他希望用艺术影响更多人。

随着严观愿的加入， “习美小组” 的专业化

程度大大提升， 艺术学习不仅是一种兴趣， 也成

了一种矫治方式， 更为不少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

的谋生之路奠定了基石。

在严观愿的讲述中， 1998 年， 在上海美

术馆为提篮桥监狱服刑人员开画展是让他自豪

的回忆， 这份记忆同时也夹杂着复杂的情绪。

严观愿记得， 画展开幕后， 质问的声音扑面而

来， “许多人不理解， 服刑人员怎么能有资格

展出画作？ 其实这些质疑的声音也是对监狱工

作的不理解。” 这些“反对” 的声音没有击退

严观愿和他的同事们， 反而他们更坚定了要将

“习美” 作为社会了解监狱工作窗口的决心。

之后， “习美小组” 的优秀作品还在上海

师范大学等更多社会场所展出， 严观愿自己也

在更多平台中“解读” 监狱、 服刑人员与艺术

之间的关系。

有人为严观愿粗略计算过， 十多年的时间

里， 他从提篮桥监狱“习美小组” 大约教出了

1000多名“徒弟”。 这些“徒弟”因为各种各样的

案由入狱，年龄、个性、学历各不相同，大多数人

在艺术方面是零基础，也未必拥有艺术天分。

严观愿坦言， 并不是所有参加“习美小

组” 的服刑人员都积极主动想要学习的。 他对

刚开始参加“习美” 的服刑人员有过一个比

喻， 说他们就像一块粗糙的石头， 满是锋利的

棱角， 不成型、 不好看， “习美” 就是一个打

磨他们的机会， 他们需要静下心来， 用手中的

笔把多余、 伤人伤己的棱角磨平。 “打磨的过

程里， 他们会学到很多知识， 改变过去的错误

认知。 而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艺术成果， 他们会

有成就感、 获得自信， 也逐渐看到日后回归社

会的生存希望。”

不过，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严观愿一

直强调， 自己只是教会了服刑人员一些绘画的

基本功， 比如如何运笔、 如何临摹。 至于能在

艺术这个领域取得多大的成就， 还得靠他们自

己， “我没有想着把他们教成大师， 我希望他

们学习艺术， 能从中感知真、 善、 美， 并且掌

握基础的技艺， 日后走出监狱能有一项手艺，

可以生活下去。”

从“习美小组” 出去的人有的当美术老

师， 有的成立了绘画工作室， 还有的开了画廊

……学以致用， 重获新生， 严观愿很欣慰。

在严观愿的众多“徒弟” 中， 有几位让他

印象深刻， 小烈就是其中之一。 严观愿曾多次

向不同的人提起小烈的故事， 在不同报道中，

小烈也有过不同的名字， 但严观愿对他的描述

都是一样的———“他有狼一样的眼神。” 这是严

观愿对小烈的第一印象。

小烈是严观愿在大墙内的第一批“徒弟”

之一， 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 犯罪那年， 小

烈还不满 18 岁。 2001 年， 小烈转押到提篮桥

监狱， 交到了严观愿的“习美小组”。

“我第一次和他对视时心里就发毛。” 严

观愿记得， 小烈的眼神里满是凶意。 令人没想

到的是， 有一天晚上小烈竟企图自杀。 监狱医

生把他救回来后， 他还责怪医生、 民警救了

他。 而那之后， 小烈就抱着“我这辈子就在里

面过了” 的心态， 破罐子破摔， 每周都要打

架。

严观愿找小烈谈话， 小烈却总是把责任推

给别人。 对于暴躁的小烈， 严观愿没有训斥，

而是把他带到了画室。 小烈以为严观愿要叫他

学画画， 态度强硬地拒绝， 然而严观愿一把把

他按回去， “你可以不画画， 但是你给我坐

着， 看别人画画！”

就这样， 其他服刑人员画画， 小烈看着，

没人说话也没别的事可做。 几天下来小烈就有

些坐不住了， 但他不是想跑， 而是主动和严观

愿交流他看画的感受。 又过了一阵子， 小烈主

动向严观愿要了笔和纸， 开始乱涂乱画。

“他的每张画都是灰蒙蒙的，其实那就是他

心灵的写照，内心郁闷看不到光明。”严观愿说。

又过了几个月， 小烈犹犹豫豫地开口， 他

想学画了。 就这样， 素描、 临摹油画， 小烈在

严观愿的指导下， 画技一点点进步。 严观愿在

教画时也总是提醒他， “作画从线条入门， 画

任何一样东西， 都要先打轮廓、 搭框架， 这样

画起来才不会走形。 做人也是一样，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不能为所欲为。”

不过， 小烈画了一个阶段就遇到了瓶颈，

他一度失去信心， 求教严观愿为什么自己的水

平提高那么慢？ “要有好的画品， 先要有好的

人品。 一个人本事再大， 不会做人， 他在哪里

都难以立足。” 严观愿因势利导。

渐渐地， 小烈安静了， 把原本打架闹事的

心力都用在绘画上， 画风也慢慢形成。 随着水

平不断提高， 小烈的作品获得提篮桥监狱多届

习美作品展的一、 二、 三等奖， 甚至走出大

墙， 在上海美术馆展出。 同时， 因为改造表现

不错， 小烈后来还获得减刑奖励。

刑满释放后， 小烈因为生活压力烦恼过，

他尝试着向严观愿求助。 严观愿得知后， 很快

带着画布、 画架赶到小烈家， 鼓励他继续作

画。 后来的小烈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开了一

家画廊， 过着“靠画画生活不成问题” 的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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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画家，也是艺术矫治“达人”
———记提篮桥监狱原“大地工作室”民警严观愿

□法治报记者 徐荔

艺术可以净化人的心灵， 陶冶情操， 启迪智慧， 而在监狱， 艺术还被 “开发” 出了新
的功能———教育矫治服刑人员。 绘画、 书法、 玉雕、 瓷刻等多种与艺术相关的学习都被应

用于监狱的教育矫治工作， 并取得良好效果。

回顾上海监狱艺术矫治的发展历程， 不得不提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提篮桥监狱就已经尝试将艺术引进高墙内。 一位叫严观愿的监狱民警从 1995 年起
就已经在监狱里教服刑人员画画， 并且经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批准， 成立了全国监狱系统第

一个以警官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大地工作室”。

日前， 记者采访了这位已经退休的艺术矫治 “达人”， 虽然已经脱下警服多年， 但严
观愿依然热心公益， 也相信艺术能够成就人品， 他说， “学习书法绘画， 不仅仅要懂得欣

赏， 还要在鉴赏中提高自身的修养，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正向能量， 认识做人的道理。”

穿上警服的

专业画家

“他们就像一块

粗糙的石头”

“他有

狼一样的眼神”

严观愿作品 《大墙内的符号系列———希望》

现在严观愿有更多时间进行艺术创作，并且热心公益，将“美”带给更多人。 徐荔 摄


